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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

王德明，何宇虹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家风存在着重视儒家思想的品德教育、重视读书和崇尚文学的特 点，这

对文学家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家风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激励、约束和示范等方 面，
这些影响使文学家族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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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家风，指的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
风气和作风，它包括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价值取向、行
为方式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家风又叫门风，
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繁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为稳定

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为人

处世之道的总和”［１］。
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

清代粤西地区的各个家族已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

家风，这对于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家风的特点

粤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

原文化一直融合较好，中原文化比较早地得到了普

及，因此，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形成了如下比较普遍而

稳定的家风：
（一）重视儒家传统，强调品德与思想的教育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繁盛和持续发展，与

它们一直重视和强调儒家思想的教育、注重品德的

传统是分不开的。品德教育可以保证后代在正确的

方向上不断发展，这是一个家族得以长盛不衰的根

本。
临桂陈氏家族之所以兴盛不衰，并且能够在文

学上新人辈出，这与陈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陈宏谋所

树立的家风有莫大的关系。陈宏谋一向十分重视家

庭教育，尤其重视品德教育，他编有《五种遗规》，将

历史上著名的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名著、名言汇集在

一起，作为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读物。他认为：“天下

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教术之端，自闾巷始。人材

之成，自儿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为蒙。而

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子是乎在。故蒙以养正，是
为圣功，义至深矣。余每见当世所称才子弟，大都夸

记诵，诩词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鲜过而问焉。夫在

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岂泉之 咎 哉？”［２］更 为 重 要

的是，陈宏谋将《五种遗规》中的这些思想贯穿到他

自己的家庭教育中，现存《陈宏谋家书》就是最好的

例证。《陈宏 谋 家 书》保 存 了 陈 宏 谋 在 乾 隆 十 九 年

（１７５４）至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十五年内写给他的儿

子陈钟珂等人的二十封家书。在这些家书中，陈宏

谋叮嘱他的儿子们如何做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例如第十六封家书云：“近来所

纂《学仕遗规》……吾直以为现身说法，非关老年功

名成就，以此著述图博文名也。而尤先望十一侄、子
大侄、松山辈，咸体此意而勉力行之，毋以名成利就

便为好结果也。好名声是不可少的。至于‘利’字则

不能强，亦不必设计苦求，命有原有定数。况天下未

有官久而至于乏衣食者。只怕苦心求利，不顾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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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后来衣食不继，面目可憎，难以见祖宗，难以见

亲友耳。”［３］２４４这些 写 给 晚 辈 的 书 信 应 不 是 客 套 话，
而是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和教导。正如陈钟琛在给

《含贞轩诗》所作的序中所说：“昔文恭公以理学著名

海内，其于 后 辈 莫 不 教 以 名 理 节 义。”［４］卷 二 二 正 是 因

为有了陈宏谋这样的教导，临桂陈氏家族才没有走

向人生的歧途，也才在科举的道路上不断涌现新人，
保证陈氏家族繁荣昌盛。

全 州 龙 水 的 蒋 氏 家 族 十 分 重 视 思 想 品 质 的 教

育。蒋励常在《诫次子启扬书》中说：“汝既入仕途，
但有可自树立，亦不负读书一生。独是宦场难处，宜
进宜退，务善自斟酌，求无愧于出处之节而已。”“首

剧难任，为事多也，多则事事愈宜小心。汝今所作，
总求无负于国，有益于民，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便不

是空向宝山一走。此外唯居易俟命，一切穷通得失，
举不足计也。”信中的“无愧于出处之节”道出了蒋励

常对儿子的要求，特别是“无负于国，有益于民，不愧

于天，不怍于人”十六字，真可为为官为民为人的座

右铭。在这种家庭教育中长大，并时刻受着长辈谆

谆教诲的蒋氏成员，出处大节多无所亏，这保证了他

们为人行事的平稳。
类似临桂陈氏家族、全州蒋氏家族这样重视子

孙品德和思想教育的文学家族，在清代粤西是十分

普遍的现象。而这也正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不断产

生的基本保证。
（二）重视读书

清代粤西绝大部分地区以农耕为主，属于典型

的农业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家族之所以兴盛，
是与这些 家 族 重 视 读 书 的 家 风 分 不 开 的。重 视 读

书，这可以从清代粤西人们对私塾的设置可以看出。
据光绪三十四年统计，广西全省有平乐、荔浦、钟山、
来宾、东兰、百色、上思、凌云等２３个县，各县仅有公

办小学１所，但民间自办私塾则数量众多。如武宣

县在清朝末年就有私塾２３处，共有塾师２７人，学生

４０７人。灵川县在清末有村塾２３处，家塾５处。融

县先后也办了１５处。
读书，对于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来说，具有两层意

义：一是通过读书致身，二是通过读书修身。读书修

身，也就是思想品德的教育，这在上文我们已作了具

体论述，而读书致身，是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兴盛的关

键。
对于相对封闭、以农耕为主的清代粤西而言，绝

大多数家族出人头地的方式是读书，因此，读书成为

清代粤西社会的普遍风气。龙献图在写给他的儿子

龙寅绶的《示寅绶》一诗中说：“教儿勤识字，故纸正

须钻。”其出发点就是希望通过读书达到走上仕途的

目的。谢良琦《示诸侄孙书》是一封写给其族中晚辈

的书信，在这封信中，谢良琦回顾了谢氏家族的历史

和传统：“太宜人每语吾兄弟曰：‘自吾为妇，食贫，今
幸富厚，此汝父读书所致耳。汝不发愤，乐其衣服、
饮食，吾立见尔之贫且贱也。’吾少时体弱多病，太宜

人虽怜爱，终不令骄逸，独奉常公袖果饵啖吾，以其

衣衣吾，又婉转教吾读书……吾实不德，何以教诲汝

哉？则惟有举赠公之训，而益以一言曰：所先者，德

行；所重 者，孝 弟；所 急 者，读 书 而 已。”［５］卷 二 在 这 段

话中，谢良琦用来教导晚辈的都是家族长辈的言行，
其中心就是读书。谢氏家族之所以能生活富裕，如

谢良琦母亲所言，是读书所致。而谢氏家族的座右

铭之一，便是读书。
灵川江头村的周氏家族，据《周氏宗谱》和民国

十八年《灵川县志》记载，自嘉庆以后的百余年间，江
头村共出庶吉士１３名、进士８名、会试贡士８名、举
人３１名、国子监３６名、秀才上百人；出仕１６８人，一
品官４人，二品官４人，五品以上官员３７人，其中知

县２１人，在京城任职１４人，如吏部主事周瑞琪、户

部主事周廷揆、礼部主事周绍德、刑部主事周绍昌、
兵部卫千总周廷召等。周氏家族之所以如此兴旺，
是因为这一家族十分重视教育，把“学而优则仕”当

作族中的最高宗旨。周氏家族以宋代著名理学家周

敦颐后人自居，以周敦颐《爱莲说》为族训，族中设有

“爱莲书院”。周氏家族的大量财富不是用来置办田

产，而是用来兴办教育。灵川周氏家族虽然不以文

学著称，但也有不少文学创作，也算得上文学家族。
族人在科举和仕途上的成功，完全是族中重视读书、
崇尚“学而优则仕”的结果。类似于灵川周氏家族的

这类家族，在清代粤西不胜枚举。
（三）崇尚文学

清代粤西的文学家族中除极少部分人有轻视文

学的现象之外，绝大部分都崇尚文学，把文学创作当

成一件雅事。
上林张氏文学家族是壮族，主要由张鸿翮、张友

朱、张滋、张鹏展、张鹏衢、张鹏超、张元鼎等人构成，
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张鹏展。张鸿翮是张鹏展的曾祖

父，张滋是其祖父，张滋是其父亲，张鹏衢和张鹏超

是其兄弟，张元鼎是其儿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五

代人组成的文学家族。张元鼎为其诗集取名曰《趋

庭集》，“趋庭”二字取自《论语·季氏》：“［孔子］尝独

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

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后遂以“趋庭”为承受父

教的代称。虽然现已看不到张元鼎的《趋庭集》了，
但其内容无非是诗文创作。张元鼎诗文集的命名及

上林张氏数代相传的文学创作传统足以说明张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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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对文学的崇尚。
这种精神上的崇尚，有时甚至比物质上的保证

更为重要。例如迁江（今来宾）的凌应楠兄弟，从科

举来说，不过是一名举人而已，为官也不过教谕、教

授，其三兄弟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正如凌

应楠在《偶感》二首其一所写的那样：“茶鼎香炉小竹

楼，细堪荣辱大关头。爱争浓艳花遭妒，惯隐光华月

善修。名士风情苏玉局，痴人事业董糟邱。天荒地

老浮生梦，买夏吟春取次游。”一方面是对荣辱等深

入思考，另 一 方 面，“买 夏 吟 春 取 次 游”则 是 其 消 解

“天荒地老浮生梦”的常用方式。这“吟春”二字就是

文学创作，既是凌应楠本人的爱好，也是其家族的传

统。王必达《养拙斋诗》之《酒泉集》中有《曾王父领

浙省解官江西移粤右贫不能归殁遂葬焉平生诗稿达

犹及见后乃散佚达出仕后亦不能废诗家祭日作长排

略叙梗概六十韵》诗，回忆其家“诗是吾家事，苍茫慨

杜陵。清门千古重，旧德百年承。儒素传毋替，嘉宾

赋早登”。这“诗是吾家事，苍茫慨杜陵”二句，道出

了临桂王氏家族的诗学传统。民国时，永福的赵友

琴在谈到他的家族情况时说：“余家世耕读，高祖考

廷桢公、曾祖考庆祥公均工诗，有《听松庐》及《蛙鼓

诗集》传世，先叔祖考心笙公讳文粹，为先曾祖考庆

祥公之次子，先 祖 考 才 石 公 之 同 怀 兄 弟 也，生 有 凤

慧，器宇不凡，幼承庭训，致力于诗、古文学，前清同

治丁卯科中式，辛未科进士……不特为一代循吏，而
其诗名噪 一 时。”［６］卷 首 这 里 说 的 是 晚 清 永 福 一 个 不

太为人所知的文学家族情况，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三

代相传的文学家族。可见，对于文学的崇尚，是一个

家族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族的重要原因。

二、家风对文学家族的影响

大体而言，家风、家学对清代粤西文学家族的影

响和作用表现在三方面，即激励、约束与示范。
（一）激励

一个家族的家风如何，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

成长。其中，某些体现家风的人物、事件或作品，往

往会对晚辈或年轻人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往往

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辈或年长者对晚辈或年

轻人主动的激励、鼓励，另一方面是晚辈或年轻人自

觉地接受激励、鼓励。前者是长辈或年长者主动发

出的行为，后者是晚辈或年轻人自觉接受长辈或年

长者的教导，或受其启发、鼓舞而产生奋发有为的激

情。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产生和发展，这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全州的蒋氏家族，其家风是重

视勤奋读书、反对懒惰、鼓励向上，这是这一家族不

断成功的主要原因。家族中的长辈或年长者，十分

重视对晚辈或年轻人的教育，通过言传身教来鼓励

他们，激励向上。
全州蒋氏家族的光荣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甚至

更早，这一家 族 中 的 前 辈 蒋 冕，就 是 显 赫 一 时 的 人

物。蒋励常在《家文定公祠堂碑记》云：

　　吾蒋氏世居全州，明谨身殿大学士文定公

（蒋冕），其宗前辈也，殁逾三百年矣。至我朝嘉

庆二十四年己卯，吾族始为立祠于本宗始祖安

阳侯祠左以祀之。祠既成，众属余为记其颠末。
余维公在有明立朝数十年，后 先 所 建 白 备

载《明史》及公本传。至其学术之纯，则犹有未

能详者。近邑人俞石村（俞廷举）重刻公《湘皋

集》，称公 为 有 明 一 代 理 学 名 臣，非 阿 所 好 也。
盖公之学学于邱文庄（邱浚），公一以程朱为宗，
故其见诸行事，发为文章，非有心自见，而 其 渊

然之光、粹然之色自有不可 以 掩 者。……公 于

吾辈远耶？近耶？公之殁虽久，其灵爽在天，必
于是祠乎实式凭焉。一家有典型，而仰 止 之 思

不切于方寸，则登公之堂、瞻公之神，其 能 无 愧

于中乎？然则我辈之立祠以祀公也，又 非 第 为

酬功报 德 计 也。同 此 木 本 水 源，则 义 在 亲 亲。
溯其嘉言懿行，则义在贤贤。于是乎训，于是乎

行，使继起者咸有所观法，而因之以自淑。［７］卷 二

在这篇碑记中，蒋励常首先对族中前辈蒋冕表示了

高度认同，认 为 蒋 冕 是“其 宗 前 辈 也”，然 后 充 分 肯

定、赞赏蒋冕的思想、行为，其中特别突出了其“学术

之纯”，认为蒋冕“一以程朱为宗，故其见诸行事，发

为文章，非有心自见，而其渊然之光、粹然之色自有

不可以掩者”。最后点出了蒋氏家族之所以为蒋冕

立祠的原因，一是唤起族人的思亲之心，景仰祖宗，
即“一家有典型，而仰止之思不切于方寸，则登公之

堂、瞻公之神，其能无愧于中乎？”二是为族人树立榜

样，使族人的思想行为有准则可依，即“同此木本水

源，则义在亲亲。溯其嘉言懿行，则义在贤贤。于是

乎训，于是乎行，使继起者咸有所观法，而因之以自

淑”。蒋励常这篇碑记的核心是为族人树立榜样，号
召族人向这位德高望重的宗族前辈学习，激励族人

团结向上，亲亲贤贤。这样，蒋冕就成了清代蒋氏家

族的精神象征，成了激励后辈的完美人物。蒋励常

的这篇《家文定公祠堂碑记》与蒋启奂《与乐庵弟书》
虽然内容完全不同，一篇是长者对年幼者的激励，一
篇是后辈将前辈的言行事功作为激励族人的榜样，
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那就是激励后人行己有耻，
在正确的方向上不断进步。由此可见家风、族风对

家人、族人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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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粤西文学家族之所以不断发展，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能从家族文化、家族成员、家族传统中不

断地获得精神的激励，所谓不忘祖德、光宗耀祖其实

就是这种激励的结果。
（二）约束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得以不断发展、形成自己特

点的另一原因，是家族文化对家族成员有强烈的约

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对于保证家族在正确的方向

上发展，克服某些缺点，抵御不良风气的影响，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家教越严格

的家族，其发展往往越持久，成就也较高。
清代粤西家族文化以何种方式来影响、约束家

族成员，这在不同家族中会有所不同，但主要有以下

几种：

１．祭祀

全州谢氏家族中的谢良琦在《合刻家世乡会试

朱卷序》中说：

　　吾族居于粤之鄙，自隆、万以来，族之父兄子

弟，每春秋家庙祭祀方毕，必相与酌酒告于先灵，
谆谆动色相戒。只是服先畴，食旧德，无敢逸豫。
故自三四十年之间，天祸人，国变乱，相仍饥寒流

离奔窜，即乡举之典，亦十五年未行，四民转徙失

业，而吾族之人宝其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从
无有饰伪 猎 名、奔 走 权 利 捷 径、求 富 贵 利 达 者。
其文章虽质朴无惊采可观，而亦 不 为 其 雷 同 剿

袭。呜呼！此吾族之所以盛也欤？［５］卷一

谢良琦这段话分析了全州谢氏家族兴盛的原因，认

为其家族虽然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广西边境，但从明

代以来，族人都非常重视“诗书陇亩与其父兄之训”，
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
是族人为文“从无有饰伪猎名、奔走权利捷径、求富

贵利达者”；二是族人“文章虽质朴无惊采可观，而亦

不为其雷同剿袭”。这两种结果，在谢良琦看来，主

要原因是每年春秋时节通过举行家祭而形成集体教

育的氛围与环境，族人“谆谆动色相戒”，这样的活动

产生了巨大 的 约 束、训 诫 作 用：“只 是 服 先 畴，食 旧

德，无敢逸豫”。“无敢”二字说明了其作用，因而才

使全州谢氏家族长盛不衰。可见，“服先畴，食旧德”
的家族文化对于一个家族来说，既可以使家族文化

保持连续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家族成员产生约束

力，可以让家族不偏离正轨。

２．庭训

《论 语·季 氏》记 载：“鲤 趋 而 过 庭，曰：‘学 诗

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 而 学 诗。
他日 又 独 立，鲤 趋 而 过 庭，曰：‘学 礼 乎？’对 曰：‘未

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从此以后，中

国历代的家 庭 都 十 分 重 视 庭 训，到 了 清 代，更 是 如

此。康熙皇帝还亲自编写了《庭训格言》。
作为一种传统的父亲教导儿子的方式，清代粤

西文学家族也像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家族一样，广
泛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导儿辈，约束其行为。临桂朱

氏文学家族核心人物之一朱琦在其《述训》一诗中写

道：

　　我家万山中，绕郭粲林麓。漓水从东来，骖
鸾互起伏。独秀尤奇崛，石窦辟寒绿。我祖耽邱

樊，傍此结茅屋。荒田余十亩，昕夕缺饣亶 粥。负

米溷城市，折阅较斗斛。冬夜寒无裈，生事日迫

蹙。赤骨耐艰苦，僻性莳花竹。饥肠诗共锻，敝

巾酒可漉。亲友日夜疏，键户少剥啄。阿翁时在

沂，讲席萃英淑。六载栖琅琊，倦鸟归何速。我

祖六十余，婆娑鬓毛秃。植杖方倚闾，相见泪盈

目。我父拜堂下，征尘未暇扑。挈我问起居，携

我呼伯叔。我弟抱在膝，挽须笑相掬……侵寻二

十载，回肠转 車歷 辘。少小多苦辛，南 北 恒 仆 仆。
犹记趋庭时，授经就党塾。阿翁方从宦，宰氵睿 作

民牧。嘉庆癸酉秋，滑寇起驰逐。白旗蔽山冈，
赤子血箭镞。所伏惟孤忠，幸未罹惨酷。承平今

已久，下 车 重 踖 踧。呼 儿 跽 庭 前，敝 书 陈 一 簏。
贻谋无多言，两字耕与读。至道在日用，如布帛

粟菽。百篇孝弟歌，勉勉继前躅。
在这首诗中，朱琦回忆了自己的家史，详尽地追述了

从曾祖至父亲的德行与传统，朱氏家族的各位长辈

就是通过 言 传 身 教 的 方 式 来 教 导 后 辈 的。诗 的 最

后，朱琦回忆了父亲对他的教导方式，即“呼儿跽庭

前”，郑重地训导，以“耕”、“读”、“孝”、“悌”为要，并

且教导他“至道在日用，如布帛粟菽”，至道就在日常

生活中，因此希望他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不必

高谈虚言，夸夸其谈。父亲通过庭训的方式来教育

朱琦，无疑对 朱 琦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约 束 作 用，若 干 年

后，他以《述训》的诗题详细地回忆了祖辈、父辈对自

己的教导，这本身就说明了朱琦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而朱琦一生，特别是在年轻时刻苦攻读，最后功成名

就，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了祖辈、父辈的教导，自我约

束的结果。

３．书信及著作

清代粤西文学家族多数是文化世家，如上所述，
历来重视儒家修养、思想教育，因此，长辈常常通过

书信甚至专门的著作来教导晚辈，约束其思想行为，
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全州蒋氏家族中的蒋启

徵、蒋启扬为其父亲蒋励常所作的《行述》载：
启扬是年（嘉庆壬午）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
初署广昌县 篆，府 君（指 蒋 励 常）著《官 箴 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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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寄示，且谕曰：“学者读书取功名，非图温饱，
欲为朝廷添一好官，为地方行无数好 事，否 则，
不如其己，毋徒取戾也。又曰：“知县为 亲 民 之

官，造福易，造孽亦易。事事检点，时时觉察，则
地方受福；稍一疏怠，内外即因缘为奸。吏役之

贪婪，亲友之弊贿，豪右地棍之鱼肉良 善，种 种

罪恶，皆坐于本官一人。不得以操守廉洁，居心

宽厚，自为解免。盖不能造福处便是造孽，此际

无中立之理也。”［７］附

于此可见，《官箴十二则》是蒋励常专门写给在县令

任上的儿子 蒋 启 扬，用 以 教 导 规 劝 其 思 想 行 为 的。
《官箴十二则》原稿已佚，具体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
但从这段引文所载蒋励常的话来看，就可以推测出

其大致内容，就是遵守为好官的十二条准则，其核心

大概是造福百姓，清廉自守。
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有这样的话：“余每见当

世所称材子弟，大都夸记诵，诩词章，而德行根本之

地鲜过而问 焉。夫 在 山 泉 水 清，出 山 泉 水 浊，医殳
糸 岂

泉水之咎哉？汩泥扬波，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谨也。”［２］正是要纠正、约束后生晚辈的思想行为，才
有了《养正遗规》这样的著作。《陈宏谋家书》更是以

书信教育约束儿辈的典型。

４．日常教导

清 代 粤 西 文 学 家 族 十 分 注 意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教

导、约束晚辈，通过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方式，传播

家族文化，纠正晚辈的不良思想与行为。
《三管英灵集》卷三十一载临桂朱氏家族中朱桓

《述训》一诗写道：

　　我生幼多疾，药里少虚日。严亲为诊除，兼
诲治心术。谓病从心生，心清 气 自 实。为 学 亦

复然，体明用乃悉。勿轻薄底 船，小 心 行 百 川。
勿恃铁包桨，一蹶落千丈。凡事先立根，根深在

培元。我不事章句，颇知学有源。譬如忠孝亏，
干朽枝何存。譬如性情失，镜 暗 形 斯 昏。卫 身

与卫心，一 理 勤 墉 垣。试 看 牡 丹 艳，难 奈 春 残

候。何如老梅寒，年年自古瘦。群生贵树骨，骨
重神亦茂。勖尔多病躯，喻学 兼 延 寿。小 子 敬

书绅，永矢铭屋漏。
这首诗回顾了父亲对自己的教导。与其他家庭的教

育不同，朱桓的父亲通过给他治病，“兼诲治心术”，
实现思想教育，达到治心与治病的双重目的。诗中

所表达的观点无非是希望儿子做人做事，要从根本

上做起，根本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撇

开其具体的观点不论，朱桓父亲借助日常生活来实

现对儿子的教导、约束，这是一种最自然、也往往是

最有效的方式。所以，若干年后，朱桓还记忆犹新。

乾隆时期临桂的周龙炽、周龙舒兄弟是当时有

一定影响力的诗人，《三管英灵集》卷十七载周龙炽

《元日书示诸儿因以自警》一诗：

　　元日天下第一日，当说天下第一 事。不 愿

读尽羲皇 以 来 未 有 之 奇 书，但 愿 识 得 忠 孝 字。
伦常我愧百未能，慨然犹思继其志。志 其 大 者

与远者，言之匪艰行不易。我与千古圣 贤 遥 遥

相望宇宙间，此理此心无或异。君不见 赵 清 献

公事事焚香可告天，勿萌一念干神忌。又 不 见

范文正公读书断韭
艹萧寺中，浩乎天地万物为一

致。汝勉旃，无轻弃，无 自 足，无 中 止。泰 山 乔

岳兮以立身，霁月光风兮为胸次。为之 在 我 当

如是，百年三万六千从此始。
从诗的内容来看，很显然，是周龙炽借正月初一这一

天来教导儿 子 们，希 望 他 们 向 古 代 圣 贤 学 习，谨 记

忠、孝二字，“无轻弃，无自足，无中止”。元日是每年

的第一日，也是古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周龙

炽借此教导、约束儿子们，就是将教育与过节结合起

来，自然而又颇具意义。
（三）示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深知

榜样的力量，一方面主动运用榜样的力量来以身作

则，为后人树立标杆和榜样；另一方面，后人主动地

以祖辈为榜样，以获得力量和行为准则。在很多情

况下，家族文化就是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实现传承和

发挥作用的。
《陈宏谋家书》第一封的重点是谈读书问题。如

上所述，清代粤西文学家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重视读书，但如何将这一文化传承下去，各个家族均

有自己的手段和方法。陈宏谋是如何实现的呢？他

说道：

　　到家以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 方 好。纵

有往来酬应，稍可抽身即亲书籍。丢荒半日，必
要补足，才可谓之好学。吾向年觉得外 务 皆 可

缓可缺，而每日读书工夫不可缓，亦不 肯 缺 者，
非不近人情也，心乎好之，乐此不疲耳。必如此

才有进益。若待无事可做而后去寻书，或 迫 于

尊长教命而后去寻书，成何读书耶？甚 而 有 一

面应酬，而心中念念不忘书者。吾由今忆之，当
日作某事，行至某处，想起某书，作某文 温 到 某

书花某句，犹历历可记也。应督抚□□□二比，
则由路西 往 殿 头，为 杨 二 太 太 视 书，行 次 三 塘

墟，而构思乃成者也。幸毋以为迂而忽之，窗下

所做所读之 表、文、策，无 论 新 旧，皆 宜 温 习 记

忆，以待临时挥洒。有时得数 字、数 句，如 获 异

宝者，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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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宏谋家书》中对后人论读书最多的文字。在

这段文字中，陈宏谋除了阐述读书的一般道理之外，
更重要的是举自己亲身经历为例，说明如何读书、作
文。其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为后人树立榜样，起示

范作用，戒除其不读书、不知读书的不良习惯。
崔肇琳在其《扶荔词·自序》中说：“少时窃见家

君填词，辄试为之，亦承命拟作。积久得数十阕。”其
中“承命拟 作”四 字，就 是 承 父 之 命，模 拟 父 亲 的 作

品，显然，崔肇琳的父亲崔瑛在用自己的作品为儿子

作示范。
家 风 对 清 代 粤 西 文 学 家 族 的 发 展 有 深 刻 的 影

响，也是形成清代文学家族各自特点的关键因素，以
上论述未免挂一漏万，但仅就此而言，就可以看出其

影响之巨。本文仅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更进

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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